
《汉语大词典》中有关文献

考察的若干问题

兹古斯塔曾经指出：“通常人们并不会把词典

中国汉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，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

累，源远流长，浩如烟海；从中搜集资料而编成的《汉语大词典》（下

称《大词典》），规模空前，内涵丰富，代表了二十世纪历史性语文辞

书的最高编纂水平。由于《大词典》引用的古今文献面广量大，编

纂者考察有关文献的工作头绪复杂，因而在若干问题上难免有一

些疏误。如同所有的大型辞书一样，刮垢磨光不断完善，是修订者

的长期任务。就修订工作而言，问题无论大小，大至立目或释义之

误，小至句读或文字之讹，都应当认真对待。早在三十年前，世界

著名的词典学家拉

这就是说，由于辞书不

从第一页读到最末一页，而是查阅单个词条。因此，每条词条可以

说都必须自给自足，而不要指望使用词典的人在查阅该词条之前，

会对词典学的总的问题有太多的思考。”

是供人通读而是备人查阅，所以每一个词条都必须自我完善；对于

读者和修订者来说，任何一点欠缺都是不应当存在的，尽管那些欠

缺与整体贡献相比只不过是白璧微瑕。本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

杂陈己见，希望能供读者和修订者参考。文中引用《大词典》的词

条，或者全引，或有省略，视讨论的需要而定；引文的后面，用括号

标出《大词典》的卷数、页码，以便覆按。



二、因不察异书同名而误定作者的姓名

策，遽成鼎峙。英雄之大略，将帅之弘规也。 页 ）

王朗传

页）

二国文献中，哪里能找到《将略论》呢？《后汉书

）就死于孙坚之手，当时诸葛

孔明才十一二岁；所谓“孔明创蜀”云云，决不会出自汉末人王叡的

笔下。如果查一查原始资料，总可以发现作《将略论》的王叡是唐

代人。今核对《全唐文》卷七二五、《文苑英华》卷七四二的有关文

字，还发现这里的“二三策”是“三二策”的误倒，这也是不查第一手

资料的结果。

书名相同而作者不同，其中内容也不相同，这是古书中常见的

异书同名现象。要给所引的古书标明作者，不考查有关目录与内

容，就可能张冠李戴。例如：

魏志［成戒］《三国志 车驾临江而还”裴松之

卷注引北齐魏收《魏书》：“三世为将⋯⋯古有成戒。

一、因未查原始资料而误定作者的时代

但是，上述“想当然”的现

从文献中取材并确定其产生时代，是历史性语文辞典的基础

工作。对第一手资料进行考察，可用则用之，可疑则存之，是完成

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。《大词典》主编曾一再告诫：“没有原始资料

或者缺乏原始资料，只凭现成的第二手、第三手材料，抄来抄去，最

容易以讹传讹，损害词典的质量，而且养成一种想当然、不踏实和

说空话的不良学风，这是非常有害的。”

象仍不止一见。例如：

［沈幾］三国吴王叡《将略论》：“孔明创蜀，决沈机二三

卷

刘表传》记

载的王叡，早在汉献帝初平元年（



三、因不察文献的性质而误加作者姓名

页）

裴松之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（

的《魏书

）完成的《三国志注》中，

实际岂能预先引用魏收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（

上，考察有关目录就可以知道《魏书》有三种：一是晋陈寿《三国

《魏书》四十八卷，《隋书

志》中的子目，即《魏书》三十卷，通常又称《魏志》；二是晋王沈

经籍志》有著录，今有辑本；三是魏收

《魏书》一百三十卷。裴松之所引的，从内容上考察，只能是第二

种。又如：

卷

［箭在弦上］语出《太平御览》卷五九七引北齐魏收《魏

书》：“陈琳作檄⋯⋯太祖爱其才，不咎。

《太平御览》并没有标明《魏书》的作者，这里又一次“想当然”

地把王沈的著作记在魏收名下。

有些文献，作者不具名而注者甚多，引用时稍不小心也会以乙

为甲：

混。 页）

［濛鸿］三国魏宋均《春秋命历序》：“濛鸿萌兆，浑浑混

卷

春秋命历序》作为谶纬书的一种，也没有

西汉末年开始流行的谶纬，除了把作者假托为“孔子”之类，真

正的炮制者从不具名。

杨厚传》李贤注、《初学记》卷九具体可指的作者。参考《后汉书

“总叙帝王”所引的资料，可知宋均是此书的注家。这里将注家当

成作者，跟不了解谶书的性质有关。

书证的排列，以所引文献的时代先后为序，使一系列书证呈现

四、失考于文献时代以致书证失序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五、失检于异书同文以致书证时代偏晚

出历史解释性特点。《大词典》中有书证失序的现象。例如：

周官 冢宰掌邦治”唐孔［礼意］①礼经的意义。《书

颖达疏：“此经言六卿所掌之事，撮引《周礼》为之揔目，或据礼

大宗师》：“子

页 ）

文，或取礼意，虽言有小异，义皆不殊。”《庄子

知礼意。 页）

贡趋而进曰：‘敢问临尸而哭，礼乎？’二人相视而笑，曰：‘是恶

卷

《尚书》孔颖达疏晚于《庄子》，《庄子》应列为第一书证。这里

之所以次序颠倒，大概是误将孔疏视为《尚书》了。第一书证显示

该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最早时代，在历史性辞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

意义。又如：

魏收传》：“先是南［使命］使者所奉的命令。《北齐书

卷

北初和，李谐、卢元明首通使命⋯⋯”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：

“下官奉使命，言谈大有缘。

也早于《北齐书》的

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一诗，最初出现在南朝陈代徐陵所编的

《玉台新咏》里，旧说系汉末作品，但近现代学者认为是东晋时代写

定的。即便把此诗的写定时代推迟到齐、梁，

北齐书》只能列为第二成书时代。无论如何，唐代李百药撰写的

书证。

时代不同的文献，有时包含着内容相同或相近的一段文字，如

《资治通鉴》之于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，《南史》之于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，

等等，这就是异书同文现象。《大词典》中有许多条目书证失序，

尤其是第一书证时代偏晚，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异书同文的

选择工作。例如：

汉成帝绥和元年》：“刘向自见得信［显讼］《资治通鉴



六、句读有误以致书证费解

汉楚相孙叔敖碑》：“念独吾死

页 ）

页）

于上，故常显讼宗室⋯⋯ 页 ）卷

《资治通鉴》的这段文字，来自《汉书 楚元王传》中的刘向

传。弃前者而取后者，足以显示“显讼”一词在汉代已经出现。

又如：

剑⋯⋯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。 页 ）

［篡解］明陈继儒《读书镜》卷九：“［徐庶］少好任侠击

卷

包含“篡解”一词的这段文字，跟三国魏鱼豢《魏略》基本相同，

实际上正是引自《魏略》。这里用明代文献为书证，未能反映出该

词的悠久历史。

有些书证很难读，是因为不明语词用法而造成了句读失误。

例如：

］②通“形”。《隶释［

卷可，空复令他人见之死，为因埋掩其

孙叔敖见到两头蛇，以为见到这种蛇的人非死不可，就把它打

死并且埋掉了。所谓“空复令他人见之死为”，犹言何必让别人见

到它而白白地死去呢？“空⋯⋯为”是后汉流行的语法格式，如《后

汉书 臧洪传》载袁绍对陈容说：“汝非臧洪畴，空复尔为？”《大词

典》把语气词“为”割属下句，上、下两句都变得似通非通了。

蜀志

也有不明历史事实而出现句读之误的。例如：

［纳受］《三国志 许靖传》：“不然，当复相绍介

卷于益州，兄弟使相纳受。

许靖传》“兄弟”当属上，否则上、下两句都不知所云。《蜀志

载许靖与曹公书，前文说“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，深相分托于益州

兄弟”，接着又说“当复相绍介于益州兄弟”，其中“益州兄弟”指盘

。



七、句读不一以致书证可疑

踞在益州的刘璋、刘瑁

蜀志

页）

［牛头］佛教指地狱中的牛头鬼卒。《三国志 蜀志

蒋琬传》：“琬见推之后，夜梦一牛头在门前，流血滂沱，意甚恶

卷 页 ）之。

到底是“一牛”，还是“一牛头”？两个条目同用一条书证，却使用

了不同的句读。 毫无疑问，这种不能并存的矛盾现象是不该出现的。

八、因解读之误而生假目

页）

《大词典》中又有因句读不同而产生不同条目的情况，使读者

无所适从。例如：

形容泪或血等流得多⋯⋯《三国志［滂沲］

卷蒋琬传》：“夜梦一牛，头在门前，流血滂沲，意甚恶之。

从文献中截取不成其为单词或短语的部分作为词目，就出现

了假目。假目是在误解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产生的，这种条目没有

存在的价值。例如：

独孤信传》：“荣以信为前

卷

［党战］连续战斗。《周书

驱，与颢党战于河北，破之。

独孤信传》：“后以破元颢党，赐爵受德县侯，迁武卫将军。”显

“党战”是不是词语？“党”可不可以解读为“连续”？凭着《周

书》的几句无头之文，令人难以置信。好在这段史事又见于《北

史

颢的党羽。“党战”纯属假目，应当取而易见，《周书》的“颢党”即元

消。又如：



九、因版本之误而生误目

吕布传》魏志

页）

［无出头］谓无法摆脱困境。《三国志

南，一时之间；足下鼠窜寿春，无出头者。 页）

“勋大破败”裴松之注引汉王粲《英雄记》：“布虽无勇，虎步淮

卷

这是吕布对战败者袁术加以嘲讽的一段话，“南”后的逗号应

当跟“间”后的分号互换。所谓“一时之间⋯⋯无出头者”，意思是

说：转眼之间，你就逃进寿春，没有一个露头的。“出头者”是由

“者”字构成的短语，指挺身而出的人，说“出头”可以，说“出头者”

也可以，但是说“无出头”就不成话，“无”也不能解释成“无法”。总

之，割弃了“者”字的“无出头”三字，在这里不成其为短语。

但《大词典》中仍有承用

《大词典》编纂处要求引用古书时必须注意版本的校勘问题，

并建议尽可能采用经过整理的新版本。

旧本之误而无视新版本的情况。例如：

魏志

［计考］指古代州郡官员每年考察地方贤才，随上计吏

贡举太常。《三国志 文帝纪》：“今之计考，古之贡士

卷

也。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若限年然后取士，是吕尚、周晋不显

于前世也。”参见“计偕”。

年初版、后来又不断

“计考”是从误文中截取而成的词目，它的释义充其量也不过

是郢书燕说。上引《三国志》的“考”，在

陆康传》等文献。

重印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中早已改成了“孝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六九载

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文：“今之计、孝，古之贡士也。”胡三省注：

“计、孝，上计吏及孝廉也。”又卷七二载魏明帝太和六年蒋济有

“岁选计、孝”之语，胡三省又注云：“计、孝，谓每岁上计及举孝廉

也。”此外，“孝廉、计吏”并提，屡见于《后汉书

事实表明，《三国志》旧本的错误应当校正。如果采用新版本，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十、因引书可疑而生疑目

仅误目及误解可以避免，而且还可以建立“计孝”这样有实用价

值的条目。

况下，这个词目只能存疑。

附注：

蜀志

从孤立可疑的文献片段中截取的词目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解读

蒋琬传》，如果依据，就属于疑目。像前文提到的《三国志

把其中“牛头”当作词目，也只能启人疑窦，没有什么实用价值。下

面再举一例：

献帝纪五》：“时河［通简］①犹通刺。晋袁宏《后汉纪

也。 页）

南尹李膺有重名，敕门通简宾客，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不见

卷

“敕门通简宾客”包含着十分可疑的文字，把它解读为敕令守

门者通刺宾客，在文法上讲不通，更何况汉末的“刺”是否可以称

“简”又是个疑问。由此可见，在无法断定它是假目还是误目的情

兹古斯塔主编的《词典学概论》 页，商务印书

馆

引自［捷］拉迪斯拉夫

年版。

，该文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增

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引自罗竹风《论语文词典的编纂工作

刊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》（下） 年版。

孔雀东南飞〉一诗的写定年代》，该文载《学

术月刊》 期。

请参看徐复先生《从语言上推测

年第

因不察异书同文而造成书证失序，其例不胜枚举，拟另文讨论。

在两种句读中，窃以为前者较为可取。中华书局校点本《三国志》的句读也

与前者相同。

汉语大词典）引书格式》，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请参看 年 月印。

孔融传》云：“时河南尹李膺以窃以为“通简”有可能是误目。因为《后汉书



期）年第（原载《文献》

客”，指命令门下有选择地通报来访者。袁宏《后汉纪》之文可能误倒。

崔琰传》注引《续汉书》作“敕门下简通宾魏志简重自居，不妄接士宾客。”《三国志



《汉语大词典》商补

在《〈汉语大词典〉书证商榷》 一文中，笔者曾就《大词典》立

目、释义和书证的时代提出订补的浅见；此文收入拙著《古文献研

究丛稿》时虽有增修，但意犹未尽。本文除了在书证时代偏晚的问题

上续补前文，还想从异书同文的弃取、引书的版本及标点符号等方面

略呈管锥。由于《大词典》并非一次出齐，本文征引时均在引文后面的

括号里注明卷数、页码；属于首次出现的卷数，则标明其出版年月。

况，是《大词典》收词立目的总方针。

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反映汉语的历史面貌和现时状

“共时”是横向的、断代的，

“历时”是纵向的、各个断代的总和。要通过共时和历时的各个交

叉点来了解汉语语言活动的全貌，就必须对先秦到现代的汉文文

献作较为系统的调查，而首当其冲的调查重点，当然是文化史上历

久弥新的常见书。无论从语言的研究价值还是从语言的利用价值

来看，常见书中出现的语词，不管它是单音词抑或复音词，也不管

它是基本词汇抑或特殊词汇，一般都应纳入大型辞书的取材范围

之内。《大词典》收词广泛，书证丰富；经、史、子、集、宗教、科技，上

至先秦典籍，下至现代著作，引书多达三千种以上。毋庸置疑，《大

词典》收词取证的规模和质量是跨越前人的。下面我们要谈的，只

一



即告官赵盗物，捕送县。贼曹怒其不承认，以大关挟

年 月版）

页 月版）

是这么一点：第一次 在汉语词汇史的海洋里作如此规模的捕捞，

有许多漏网的大鱼是不足为怪的；且不论立目和释义，单就第一书

证而言，《大词典》中出现文献时代偏晚的现象，往往就是由于忽略

了常见书的考察工作。下面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：

［承认］①表示肯定、同意、认可。柳青《铜墙铁壁》第二

章：“［曹区长］承认他在上次区委会上说的话过火了一点。”唐

弢《琐忆》：“我笑了笑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”冯骥才《雕花烟

斗》：“然而，艺术家需要的不是家庭承认，而是社会承认。

页卷

遗墓侧，安以无主，遂持还，至家，言

“承认”作为现代汉语常用词，是不是现代才产生的？上列三

条共时性的书证似乎作了肯定的回答。元《三国志平话》卷上《仲

相断阴问公事》有云：“今陛下何不承认，推及贱妾？”唐段成式《酉

阳杂俎》卷九《金刚经鸠异》：“郭司空离蜀之年，有百姓赵安常念

《金刚经》，因行野外，见衣一

于妻子。邻

这一类古文献一旦被忽略，有关词语的历史就有可

胫，折三段。后令杖脊，杖下辄折。吏意其有他术，问之，唯念《金

刚经》。”这一历时性资料说明，“承认”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

唐代。《酉阳杂俎》是古代笔记、杂著类的常见书，在《大词典》的收

词范围之内

犹差，不够。唐杜荀鹤《自遣》诗：“百年身后一

能被割断了。又如：

［争］

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回：“操与天子并马而行，只争一

丘土，贫富高低争几多？”宋方岳《满庭芳》词：“笑鲈鱼虽好，风

味争些。

山乡巨变》上一：“有一年⋯⋯又有一回，只争马头。”周立波

卷一点，成了地主。 年

荡兵》：“且兵

“争”作差讲，虽然有唐宋到近现代的四条书证予以描述，然而

离历时性的总体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。《吕氏春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说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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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孙瓒传》“绍

附太原状》：“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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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自来者远矣，未尝少选不用。贵贱、长少、贤者不肖相与同，有

争”，换成现代汉语就是“大小之差”。

巨有微而已矣⋯⋯此八者皆兵也，微巨之争也。”先秦所谓“微巨之

《吕氏春秋》是子部常见书

之一，这条书证说明了“争”有差义是上承先秦的。又如：

卷

［应声］①随着声音，形容快速。汉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：

“弓不虚发，应声而倒。

“应声”一词，也见于比《上林赋》更早的《吕氏春秋

卒》：“所为贵骥者，为其一日千里也；旬日取之，与弩骀同。所为贵

簇矢者，为其应声而至；终日而至，则与无至同。”《淮南子

训》与此略同。又如：

魏志［讨乱］①讨伐叛乱。《三国志

唐李德裕《论刘稹状

遣将攻之，连年不能拔”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：“袁

绍与瓒书曰：‘孤与足下，既有前盟旧要，申之以讨乱之誓，爱

过夷、叔，分著丹青。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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赐李石诏，且令身赴行营，于侧近征兵讨乱。

年

淮南子

上列两条书证选自东晋与唐代文献，体现了历时性，可惜第一

兵略训》：“自五帝而弗能偃也，又况衰书证时代偏晚。

世乎？夫兵者，所以禁暴讨乱也。”又《兵略训》：“所为立君者，以禁

暴讨乱也。”《淮南子》是西汉文献，也是子部要籍之一。又如：

讨伐叛乱。唐韩偓《隰州新驿》诗：“盛德已图［诛乱

卷形，胡为乎构兵？燎原虽自及，诛乱不无名。

项羽本纪》、《汉书

作为历史性语文辞书，条目下只有一条书证，未免使人产生种

种疑问。《史记 项籍传》叙写项羽杀掉宋义，

换言之，“诛乱”就是“诛讨贼乱”（见《汉书

接下去均有这段文字：“（诸将）皆曰：‘首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

军诛乱。 武五子传

武帝纪》）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是史部常见或“诛暴乱”（见《魏志

月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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郅寿传》：“稍迁冀州刺史。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，

罢朝归，鞍马塞衢路。宗党生光华，宾仆远倾慕。

年页 月 版）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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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几艾？

书，这条书证又出于书中的名篇，照理是不该遗漏的。又如：

宋书

［宗党］宗族，乡党。南朝宋鲍照《拟古》诗之二：“日晏

孝

义传

卷

许昭先》：“昭先父母皆老病，家无童役，竭力致养，甘旨

必从，宗党嘉其孝行。

申屠刚传》有汉

“宗党”之下，列引南朝至清代文献达五条之多，其中刘宋时代

的文献既引鲍诗，又引《宋书》，仿佛在强调书证之源，可是仍然离

源头较远。《隶释》载汉桓帝延喜三年孙叔敖碑：“哀平之间，宗党

为寇所杀。”由此上寻，我们还可以发现，“宗党”一词至迟在西汉晚

期就习用了，这也有史部常见书为证，如《后汉书

平帝时申屠刚批评王莽专政的对策文：“霍光秉政⋯⋯名为忠直，

而尊崇其宗党，摧抑外戚。”又如：

方巨山争体统

［属郡］所属的郡县。唐韩愈《送李尚书赴襄阳》诗：“赐

书宽属郡，战马隔邻疆。”宋周密《齐东野语

卷 年“初非总领之幕客，亦非湖广之属郡。

月版）

《后汉书

宾客放纵，类不检节，寿案察之，无所容贷。”称所辖郡县为“属郡”，

这是早于唐宋的书证。又如：

副词。究竟；到底。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［定］

梁书

言语》：“邓艾口吃，语称‘艾艾’。晋文王戏之曰：‘卿云艾艾，

徐勉传》：“古往今来，豪富继踵，高门甲

卷第，连闼洞房，宛其死矣，定是谁室？

常见书《三国志》中也有典型的语例，如《吴志

三国吴韦昭等《吴书》：“权问：定云何？”又如《吴志

晋虞溥《江表传》载孙权语：“孤昔叹鲁子敬比邓禹、吕子衡方吴汉，

闻卿诸人未平此论，今定云何？”《大词典》仅仅取材于《世说新语》

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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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布传》也有同样的记载。这就是李商隐所用的《后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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樊逊》：“父衡，性文苑传

页，

以下各书，未免时代稍晚。又如：

卷

［缚虎］捆住猛虎。亦喻征服极难征服之人。唐李商隐

《太仓箴》：“长如获禽，莫忘缚虎。”又《太尉卫公〈会昌一品集〉

序》：“姑务连鸡，靡思缚虎。”《说岳全传》第六一回：“缚虎难降

空致疑，全凭长舌便谋机⋯

魏志

这里连引李商隐两篇文字，似乎在强调说明“缚虎”始见于唐

代。殊不知“缚虎”来源于流传已久的汉末故事，《三国志

吕布传》：“（吕）布曰：‘缚太急，小缓之。’太祖曰：‘缚虎不得不急

也。

典实。由此看来，如果弃常见书而不顾，即使在其他文献中搜集到

一大堆书证，也有可能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。又如：

万章上》：“万章问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号泣［号慕］《孟子

于

北史

天，何为其号泣也？’孟子曰：‘怨慕也。’⋯⋯大孝终身慕

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后以“号慕”谓哀父母

之丧，表达怀恋追慕之情。

新唐书

卷

至孝。丧父，负土成坟，植柏方数十亩，朝夕号慕。

杨炎传》：“父丧，庐墓侧，号慕不废声。

月版）年

汉荆州刺史度尚碑》：“荆域号慕，虽周人之思召

“后以‘号慕’谓哀号父母之丧”的“后”，究竟从什么时代算起？

《大词典》列举唐人所撰的《北史》等书证，遗漏了汉魏两晋的常见

书多种。《隶释

伯，弗此逾也。”《隶释》也属于传世甚久的常见书，这是我们目前所

能见到的较早书证。

以最小的版面提供最大的信息，是优质辞书追求的目标之一。

二



”作“禅”。《大词典》在这里以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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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应

要达到这一目标，书证的精选工作是不容忽视的一项。在大多数

情况下，辞书中的一条书证只见于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章，截取这

类书证并不困难，只须鉴定其版本就可以了。这里所讨论的异书

同文问题，是指同一段文字或大致相同的内容见于不同时代的文

献，需要我们有所抉择。一般说来，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

当选取成书时代最早的文献，因为它能更有效地展示条目的历史

源流和使用的时间、空间。例如：

杂言》：“敏其［对门］门户相对；对面。汉刘向《说苑

卷

行，修其礼，千里之外如兄弟；若行不敏，礼不合，对门不通

矣。”唐王维《洛阳女儿行》：“洛阳女儿对门居，才可容颜十

五余。

南子

第一书证《说苑》的主要内容，又见于成书时代更早的《淮

说山训》：“行不合，趋不同，对门不通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舍前

相暴，对门相盗。”

者而取后者是理所当然的。循此而上，我们还可以发现汉初的文

献已有其例，如《韩诗外传》卷三第六章：“邻

又如：

］同“禅”。祭天。汉荀悦《汉纪［ 武帝纪五》：“（太

高里，祠后土，东临渤海，望祀蓬莱。初元年）十有二月， 资

治通鉴 作“禅”。汉武帝太初元年》引此文，

《汉书 高里，祠后土。”

《史记

武帝纪》：“太初元年⋯⋯十二月，

孝武本纪》有此文，“

汉武

的《汉纪》为书证，又以更晚出的《资治通鉴》证异文，忽略了异书同

文的弃取问题。必须指出，这个问题还引发出“《资治通鉴

孝武本

帝太初元年》引此文（笔者按：指引用《汉纪》之文）”的说法，这种说

法也欠斟酌。事实上，作“禅”的“此文”不但见于《史记

封禅书》和《汉书纪》，还见于《史记 郊祀志》。不难看出，《资治

”者，显通鉴》的那段文字，盖取材于上述三篇；而荀悦《汉纪》作“

⋯⋯　　　　



资治通鉴 梁武帝大

宋纪上》：“玄见帝，谓司徒

页 ）

吴主传》载刘琬语：“吾观孙氏兄

江子一传》：“其姑夫左卫将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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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帝纪》。又如：然渊源于《汉书

不平常。《南史［不恒］

卷王谧曰：‘昨见刘裕，风骨不恒，盖人杰也。

第一，南朝梁沈约所撰《宋书

这一条孤证取自唐李延寿所撰的《南史》，有两点值得推究。

武帝纪上》：“（桓）玄见高祖，谓司徒

王谧曰：‘昨见刘裕，风骨不恒，盖人杰也。

吴志

，其中，“高祖”二字，《南

史》作“帝”，这类异文既然无关宏旨，那么“不恒”的书证自应以《宋

书》为优。第二，由《宋书》上溯魏晋文献，我们便不难发现更早的

语例，例如《三国志

引录此文，因避宋讳而改“恒”为“常”，可见至迟在三国时

弟⋯⋯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，体骨不恒，有大贵之表。”《册府元龟》

卷八六

代“不恒”就作不平常了。这样看来，精选书证还有助于在共时性

的资料基础上作历时性的探索。此外，取材于史部文献的书证，如

果不注意异书同文的现象，还容易导致内容的重复：

周舍传》：“（周［休下］谓官吏休假，下值回家。《梁书

南史

舍）虽居职屡徙，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，国史诏诰，仪体法律，

军旅谋谟，皆兼掌之。

⋯每休下，车马填门。”胡三省

朱异权要当朝，休下之日，宾客幅凑。

同五年》：“（朱异）用事三十年

卷注：“休沐之日，自省中出还私第为休下。

江子一传》，

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依次排列，似乎体现了历时性，

其实不然。这三条书证在内容上全属梁代之事，特别是《南史》和

《资治通鉴》的文字大同小异，其内容又均见于《梁书

引司马彪《续汉书》载阳球事云：

实属叠床架屋，徒占篇幅。在史部文献中，“休下”一词也不是始见

于《梁书》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五

“尚书令中常侍王甫、曹节等秉权势，球常唾手拊髀日：‘阳球作司

隶，此曹子何得尔耶？’寻为司隶，明日诣阙谢恩，甫时休下在舍，悉



表甫罪，收送洛阳诏狱。” 《三国志 许褚传》云：“伺褚休魏志

卷 页

下日，（徐）他等怀刀入。”这些都是富有历时性价值的书证。

以往的大型辞书，经常因传写不慎或排印失校而出现误文，尤

其是旧式字典、词典，编纂者引书时大而化之，甚至满足于第二手

资料而陈陈相因，以致书名、篇名、引文等等错误百出。《大词典》

继新《辞源》、新《辞海》之后，在注意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同时，要求

编纂人员认真核实第二手资料，校正了旧辞书中许多相沿已久的

误文，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然而“校书如扫尘，一面扫，一

面生” ，《大词典》也不例外。请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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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阿大］①对晋王忱的昵称，忱，小字王大，故称。⋯⋯

卷

释文所谓“小字

王忱，字元达，小字佛大，昵称则为“阿大”。当时人又称他为

“王大”，“王”是姓氏，“大”是佛大或阿大的省称。

王大”的“王”应改作“佛”，不知这是编者笔误还是排印之讹。

《大词典》中也有明显的编写之误：

雅 ”　

［饥馑］灾荒。庄稼收成很差，或颗粒无收。《诗

云汉》“天降丧乱，饥馑降臻

月版）

楚茨序》“饥馑降丧”跟《大雅

这条书证纯属子虚，因为其中有两处误文：篇名“小雅”是“大

雅”之误，这是一；诗文“降臻”是“荐臻”之误，这是二。旧辞书的这

个条目也有类似的错误，《大词典》没有认真核实资料，于是乎《小

雅 云汉》“饥馑荐臻”的混合物就

在这儿重现了。

一条之中竟有两处错误，这在《大词典》中毕竟罕见。较常见

小

年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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